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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综述( 1987 － 2016)
———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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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口译史研究是口译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近年来，口译史逐渐成为
口译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，相关学术会议和专题刊物助推了这一研究领域迈向新的阶段。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法
统计了 1987 至 2016 年 30 年间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，对比了国内外研究在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并对
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思考，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相应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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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数据库检索，还通过 John Benjamins 和 St． Jerome
的出版目录进行检索。国外博士论文的检索主要参
考 CIＲIN Bulletin③。此外，还参考了 Google Scholar
的检索结果。检索项为 interpreting 和 history，分别
按关键词、主题和标题获得初步文献，在此基础上通
过摘要和全文阅读进行二次筛选，最终通过整理共
得到期刊论文 86 篇、会议论文 12 篇、专题集论文 6
篇、博士论文 3 篇，总共 107 篇。国内( 含港澳台)
的文献中，大陆地区主要通过 CNKI 进行检索，按照
关键词和主题词“口译”“译员”“史”进行交叉检
索，共得到期刊论文 28 篇、会议论文 3 篇。港澳台
地区国际化程度较高，其口译史研究成果若以英语
发表也算作国内研究成果，共得到期刊论文 26 篇、
会议论文 5 篇。国内总计得到期刊论文 54 篇、会议
论文 8 篇。因此，本研究最终收集到的中英文文献
共 169 篇，其中期刊论文 140 篇( 占 83% ) 、会议论
文 20 篇( 占 12% ) 、专题集论文 6 篇( 占 3% ) 、博士




期刊论文，特别是 1999 年 Interpreting、2016 年 The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图 1 历年文献分布( 1987 － 2016)
由图 1 可知，1990 年、1999 年和 2016 年是国外
文献发表较为集中的三年。1990 年由 John Benja-
mins 出版的专题论文集 Interpreting: Yesterday，To-




















为 口 译 史 研 究 的 主 导 人 物 之 一，Baigorri-Jalón























3． 3． 1 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
国内学者对唐代的口译史研究较多，主要有赵










点在 Kurz( 1985) 的研究中最为突出，他通过埃及法
老陵墓上的图形文字证明，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了




时的 他 们 往 往 会 被 贴 上 叛 国 者 的 标 签 ( Mairs，
2011，2012) ，这与二战后众多殖民地区的译员被判
以战争罪不谋而合( Lan，2016 ) 。国内外对古代口
译史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探究口译活动产生的根源，
也有利于探索译员角色的演变。







译的低级官员。( 黎难秋，2002: 1 － 2) 自此，口译活
动的史实屡屡见诸于文献。关于中国古代的口译
史，Lung ( 2011 ) 在专著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
China 中有较为详尽的描写，而在她发表的系列论












班牙 的 Alfaqueque 研 究 团 队 成 员 Alonso-Araguás






3． 3． 3 译员个人史














面，Ｒoland( 1999: 157 － 174 ) 通过图文展示了 20 世




国外的译员个人史研究中，Baigorri-Jalón ( 2005 ) 再
现了德国会议口译员 Michaeli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
和巴黎和会等事件中的经历，探讨了会议口译职业
化初期译员的活动轨迹; Harris ( 2002 ) 再现了译员
Ernest Satow 传奇的一生，展示了他如何从一个译员










比，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，主要有韩洪举( 2002 ) 对
林纾口译者的研究和陈巧玲( 2010 ) 对近代厦门口
译员林鍼的研究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ta Cruz de Tlatelolco 皇家学院，该学院拥有一整套的
选拔和培养方案，以培养为殖民地政府服务的译员。
( Arencibia Ｒodríguez，2006: 263) 欧洲大陆专门培养
外交译员的历史也可以追溯至 16 世纪中期在梵蒂
冈 共 和 国 大 使 馆 内 培 养 的 giovani di lingua。
( Cáceres-Würsig，2012) 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随着国
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，迫切需要培养掌握
汉语、日语和土耳其语的外交人才，从而开展在远东
地区的 国 际 事 务，因 此 美 国 国 务 院 在 1902 年 至
1924 年启动了专门培养外交译员的学生译员培训
计划。( Sawyer，2016: 99 － 133 ) 随着译员需求量的
增大和专业性的增强，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译员逐
渐由高等或专科学校培养，这是译员培养中的一个
显著变化。( Bowen et al． ，1995: 255 ) 中国培养翻
译官员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周朝，元代之后的中央政
府均曾设立专门培养译员的学校。( 黎难秋，2002:
421 － 422) 目前，国内关于译员培养史的研究主要
集中于考 察 四 夷 馆 等 翻 译 学 校 的 教 学 史 ( 任 萍，
2007)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译员培养史 ( 郭婷，
2012) 。
3． 3． 6 战争口译史
在战争时期，口译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。历史
上的多次战争中都有译员的身影，他们可以调和或
者加剧战争的紧张局面。在 Pym ( 2016 ) 关于阿富
汗战争中译员的危机分析( risk analysis) 中可以看
出，译员的传译可以直接影响美军的决策。战争环
境下口译史的最新研究集中呈现在 2016 年 Linguis-
tica Antverpiensia，New Series 的专刊“Interpreting in
conflict situations and in conflict zones throughout his-
tory”中，该刊论文体现了口译活动和译员在整个人
类冲突史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力，在进入 21 世纪后战







外，罗天( 2011，2012 ) 还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滇缅
战役及重庆的军事口译活动。
3． 3． 7 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
翻译研究中通过文学作品研究翻译史早已有
之，这一研究路径集中体现在 Kaindl ＆ Spizl( 2014)




动。在 Martinez Ｒomera( 2015 ) 的博士论文中，作者






3． 3． 8 手语翻译史
手语和有声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两种形式，理应





法庭 上 扮 演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角 色。Stone ＆ Woll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色，多 达 27 篇 论 文 利 用 了 档 案 资 料，如 Chernov






史研讨会，2016 年 The Interpreters’Newsletter 发表了
以“Interpreting and interpreters throughout history”为
主题的专刊，口译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 New Insights


















较多成果，如香港地区的 Ｒachel Lung( 龙惠珠) 对中
国古 代 口 译 史 的 探 索 ( Lung，2005，2006，2013 ) ，
Lawrence Wang-chi Wong( 王宏志) 对鸦片战争期间
中外翻译事件和人物的挖掘( 王宏志，2011，2012 ) ;
Pin-ling Chang( 张品羚) 是台湾地区口译史的主要
研究者，主要关注台湾 17 世纪处于荷兰殖民者占领












4． 2． 1 口译史研究队伍整体规模较小，影响力不强。
在口译史的研究力量方面，团队有时会带动一
系列成果的产出，当前口译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团















4． 2． 2 口译史研究的时间和范围仍然不够广阔。
在国外，虽然口译史的时间可以从古埃及延伸





2011; 赵贞，2005) 、近代口译史( 叶霭云，2014) 和抗
战时期的口译史( 郁仲莉，2016 ) ，其它时间段的口
译史则少有研究。在研究主题上，主要集中于外交
口译史( 王宝平，2007; 仝相卿，2013; 文静，2015 ) ，
研究主题亟待扩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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